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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家乡，远离了农历，常有不知今
夕是何夕之感。最近到多伦多的“大统华”
中国超市去买菜，看到柜台上摆上了各式
月饼，方知中秋节快到了。这是我第一次
在异国他乡过中秋，我留意着自己特别的
感受。
商场摆设的各式月饼，京式、广式、苏

式、潮式，引发不少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的
好奇，一个小女孩用手指着月饼，对她的
母亲说：“有点像汉堡，有点像比萨，可又
都不是，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月饼？”外国小
孩自然不知道月饼的由来，就如同我们不
知道汉堡、比萨等西式食品的由来一样。
但我们知道，和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
粽子一样，吃月饼是中国人过中秋的标
配，不仅寄托着中国人的美好情感，也蕴
藏着丰富的文化。吃月饼的习俗最早可以
追溯到周朝，它是先民们祭月拜月时的一
种礼仪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月饼由祭
品变成食品，由宫廷走向民间。苏轼有诗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可以看出，
宋代的月饼中已添加了各种馅料，入口酥
软，味道甜美。
西方的超市，在中秋节之前的一个月

就摆上月饼，既是把握商机，也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同。他们知道，中国的传统
节日，是海外华人连接在文化母体上的那
根精神营养线。即如我的女儿，虽然出国
多年，但她记得每一个传统节日，每逢佳
节，她都过得极有仪式感。过年的时候，她
把春联贴在门背后，“一帆风顺年年好，万
事如意步步高”，就像我在国内寻常百姓
家见到的春联一样，门外是洋房、洋车、洋
人，门内却充盈着极浓的中国味。女儿明
白，今年的中秋非同寻常，虽在异域，但我
们举家团聚，她自己的孩子也呀呀学语，
憨态可掬。人间至味是团圆，中秋之夜，天
上明月，桌上月饼，良辰美食，我会在舌尖
上品尝这极具情味的中秋。

因为月亮，中秋节具有了浪漫的抒情
性。中国人眼中的月亮，绝不是一个寒冷
的星球，而是一个有男 (吴刚 )、有女 (嫦
娥)、有植物(桂树)、有动物(玉兔)、有宫殿
(广寒宫)、有故事的神话世界。月亮是仙
境，是与每一个人幸福相关的碧空明镜。
月亮是中国人的心灵底色，“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一轮皓月，不在眉头，就在
心头。这种浪漫的情思，随着中国人脚步，
弥散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加拿大地广人稀，空气透明度高，中
秋时节，也是月亮最妩媚、最丰腴的时辰。
赏月，讲究登高临水，登高人近月，临水月
近人。在多伦多，最美的赏月地一定是安
大略湖畔。湖畔有多伦多的地标建筑国家
电视塔，中秋之夜，登临塔顶，远眺天际，
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与一轮明月泻下的清
辉交相呼应，营造出一种人文与自然相谐
和的美感。如果租一条船，在湖面上赏月，
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水光潋滟，月色溶溶，
湖水的深蓝清幽更映衬出空中月亮的清
朗亮丽。
我在这边呆了快半年，认识了一些华

人朋友，他们告诉我，每年的中秋，由加拿
大中华文化促进联合总会、加拿大中文电
视台联合主办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中秋
晚会，既是全体华人的节庆，也是城市多
元文化交汇的舞台。我没有亲临那样的现
场，但我从媒体上看到那个节目单，“月
亮”是这个晚会上的高频词汇，《月满西
楼》、《彩云追月》、《月半小夜曲》、《花好
月圆夜》，以月为媒，载歌载舞。明月何曾
是两乡，我在海外华人赏月颂月的视听里
感受中秋。中秋节是一个心灵符号，一个
精神图腾，也是一段无法剪断的文化链
条，我很欣慰地看到中华文化在海外落地
生根。
在多伦多的华人超市，我们能买到面

条水饺，能买到需要的油盐酱醋，物质生
活上，同国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在
英语文化的背景里，我怀念我们的汉字。
闲下来，我喜欢泡一杯家乡的小兰花，手
捧一本中文书，我喜欢从汉字中流淌出来

的浓浓的书卷气息。在大学当老师的女婿
理解我这种精神上的需求，中秋前夕，他
带我到了多伦多的一家中文书店。这家书
店的规模虽不大，但图书种类齐全，有经
史子集，有诗词歌赋，也有旅游摄影、养生
保健、烹饪理财等实用类书籍。让我惊奇
的是，这里居然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
学语文教材，我瞬间就有回到合肥长江路
上图书城的感觉！这些图书，显然都是从
中国进口而来，原样包装，原汁原味。只是
每本书标价的地方，被贴上一层标签，用
加元标明价格。与国内相比，价格也不算
太贵，上下两册精装的《红楼梦》，标价近
30加元(约合人民币150元)。因为接近中
秋节，有一本名为《节日里的诗歌盛宴》的
书，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一本关于中国
传统节日的诗词选集。掇拾诗篇中的中秋
月色，情味深浅处总是“团圆”与“思
乡”———“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况
是中秋夜，玩月不知眠”；“万里无云镜九
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惆怅年年今夜
月，人生能得几回看”……这本诗词选集
的质量不算太高，如果在国内，我大致不
会去买这样的书。但是，在异域他乡，它却
为我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的门，让我感受
到藏在诗词里的中秋，美了千年，醉了千
年。
虽然离家万里之遥，我同国内的师友

仍保持着联系，许多学生也在关注我的微
信动态，关注我在异域的生活。我曾同年
轻教师说过，当老师的美好在于学生今日
的爱戴与未来的回忆中。从教一生，经过
我门下的学生自然人数众多，我年轻时，
与学生的关系就是亦师亦友亦兄妹，我尊
重学生，学生也给我相应的尊重。每逢佳
节，许多学生都给我送来温暖的祝福，有

的几十年没有间断过，只是方式由寄贺卡
到发邮件，由发短信到发微信。

中秋节前，在苏州的学生许照林给我
发来信息，说他的女儿要来多伦多上大
学，他让女儿带一些苏州特产给我。我先
是婉拒，后是坚辞。想想我来加拿大之前，
在家打点行装，可带可不带的东西，一律
不带，目的是为了给旅途减负。他的女儿
尚不足20岁，从上海到多伦多，要跨洲际
飞行，中间还要在美国转机，不能增添孩
子的负担。但是，他说，已经替孩子打好包
了，我只能很惭愧很惶恐地接受他的美
意。

等他的女儿在学校安顿好以后，我在
女儿的陪同下，去多伦多大学见到了他的
女儿，取回了那跨过千山万水的礼品，那
都是苏州名店的特产——— 采香斋的杏仁
酥、黑麻酥，冠云斋的苏州老八绝。

收到这饱含温情的礼物之后，我给学
生发了一个信息，表达我的感激与愧疚之
情。学生回复我：“我自己出国的感受是什
么都好，就是愧对自己的胃，就想给您带
些点心。”看着这些苏式糕点，我忽然领悟
到 “点心”这个名称的精准恰当——— 点
心，点心，看在眼里，点到心里。品尝着学
生带来的糕点，既暖胃，更暖心。
苏州老八绝中有“桂花酥”“桂花牛皮

糖”，“桂花”一词很容易触发我对苏杭的
联想———“山寺月中寻桂子”；“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
杯中，月在杯中”……。这个时节，我的家
乡也是“八月桂花遍地开”。苏州与我的家
乡，相距四五百公里，如果在国内，我不会
把苏州看作家乡。但是，在远离祖国的北
美，我把他乡作故乡，吴侬轻语成了乡音，
桂花酥糖成了乡愁。

多伦多的树种很丰富，但我没有见过
桂树。
手持桂花酥糖，我似乎嗅到了空气中

丝丝缕缕的桂香，我在对家乡桂花的遥想
中度过中秋……

异域过中秋
何登保

散散 文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大塘没拆迁，我还住
在叫大塘拐的小村庄，庄里十三户人家，多数
家都有院子。我家住在西头，有堂屋和厢房六
间，南面是大奶家山墙，东面是邻居大妈家山
墙，正好形成一个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向西
开，门前有三口水塘，水塘再往前，是广阔平
坦的田野。一条机耕路横穿田陌，连接312国
道，每天手推肩扛、担挑子、拉板车、骑自行车
的人络绎不绝。

父亲吃公家饭，农忙时回家务农。父亲的
工作单位与河流有关，船、船坞、码头、水闸、
电灌站构成父亲的工作场景，父亲上班是水
手、机械师和电工，回到家就是农民。打记事
时起，父亲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家务农，空闲时
就捯饬他的小院子，屋前屋后像一幅幅画，一
年四季变换着风景。

四合院本来不大，三爷大奶家搬出去后，
院子就大了许多，于是父亲栽上各种树。堂屋
门前栽两棵雪松，高高大大的，四季常青，秋
天会结些豌豆大的绿色树籽。靠院子西侧，原
三爷宅基地处，栽有几棵杉树和梧桐。杉树树
干笔直，父亲说杉树木质坚硬，等我长大了给
我盖房子。杉树叶子细细的像银针，梧桐叶子
宽大像芭蕉扇，这两种树生长都很快，但梧桐
木质疏松，梧桐叶经常爬有肥胖的绿毛虫，看着瘆人，后来父亲就把梧桐
树砍了，留下一排杉树精神抖擞地站在那，像列队的哨兵。

赵大塘最常见的果木树就是桃、梨、杏、柿、枣、石榴等，父亲在院子
栽了杏树、石榴，在屋前池塘边栽了柿子，在屋后竹园栽了枣树、梨树，每
年春风一吹，各色的花渐次开放，到了秋天就是黄的杏、火红的石榴、红
灯笼一样高挂的柿子、拳头般大小的梨子和青红皂白的枣子，我兄妹仨
常用这些水果和小朋友换东西吃。有一次，父亲带回几个青色的橘子，身
旁围着一群小孩，谁都没见过橘子。父亲掰开一个，取出果瓣，先让我们
一个个闻，再一个个尝。父亲问，好闻吗？好闻！好吃吗？好吃！父亲说，这
叫橘子，我们庄子没有的，过了淮河才有，淮河在北边，远着呢！
堂屋后有近一百平米的房基地，父亲用土坯建了围墙，围墙内栽上竹

子。三月竹，拇指粗细，刚栽下一簇簇的，两三年后就成了一片竹林。竹子
用处多，母亲用竹竿晾衣服，请篾匠编筐子、篮子、补凉席，菜园周围插上
竹篱笆，我有时砍根竹子去赶猪放鹅，或做鱼竿钓鱼。父亲说：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我努力想象和感受着“居有竹”的味道：春笋拔土而出，
夏虫竹林浅唱，秋夜竹影疏漏，风雪中竹子更见精神。但我还是关心肚
子，还是觉得肉好吃，尤其肉烧春笋美味无比！

后院一年四季都是满满的落叶，走上去像踩在地毯上。父亲在后院盖
了茅厕，挖了粪窖，靠外侧挖有鱼塘，引有水渠，鸡鸭鹅都在屋后放养，破
碗碎瓦乱石都扔在这里，我想钓鱼，就在这里翻找蚯蚓。父亲在后墙根栽
了爬墙的藤状植物，两三年就爬满了后墙，虽然好看，但担心有蛇虫从墙
缝进来，父亲又把它铲了。那茅厕和粪窖则大有用处，冬春麦菜、春夏瓜
秧、四季时蔬，没有一样能离开这农家肥。父母常说，在农村没有废物，除
了好吃懒做的懒人。

我上小学时，父亲从龙穴山拉来青石条做廊檐条，剩个半截做门前水
塘跳板，母亲就在青石跳板上洗菜洗衣服。父亲还在园子厨房门口支起
石墩，盖上石头桌面，夏季晚上收工后，母亲就将饭菜端到石桌上，我们
一家就围着石桌吃晚饭。有时父亲一个人坐在那喝几盅，一盘咸菜，几颗
蒜瓣，几个青椒，父亲将咸菜塞进青椒里，喝一口酒就一口青椒，咬一口
蒜瓣，辣对辣，母亲有时炒几个鸡蛋给父亲下酒，父亲也不吱声。三爷三
叔他们有时也过来喝一杯，围坐在石桌旁，边喝酒边和父母聊聊庄稼和
农事。我们小孩对大人的事不感兴趣，饭碗一推，跑出去玩了。

我考取学校那年，亲戚和庄子里的人都来喝喜酒，父亲将喂养的两头
猪杀了，在院子里摆酒席，亲戚们都来帮忙，烧的烧，刷的刷，院子里都是
客，宴请了三天，每天好几桌，后来有人说，庄子里那几只狗都胖了。父母
开心，花了那么多心血，终于把我托出了“农门”。我上班后，单位分给我
一间房，父亲于是请来木工，在院子里给我打家具，桌椅板凳床衣柜一应
俱全，然后父亲又是上漆又是刷桐油，足足忙了大半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父亲查出癌症，2000年初父亲病重，医院放弃救
治，母亲说准备后事吧。弟弟带着亲戚去山里买来上好圆木，请来木匠师
傅做寿材，那时我家已搬迁到父亲单位，老屋转给了三叔，三叔说，寿材
拉回老家做吧。开斧那天，我回到父亲的院子，院子树木犹在，长高长大
了许多，石桌不见了，三叔说给猪拱塌了。亲戚们把木材抬进院子，三叔
将最大的一棵杉树砍了，说这树是小哥栽的，让它陪着小哥吧。木匠师傅
摆好一根圆木，一斧劈下去，木块蹦出好远，木匠师傅说，老赵时间不多
了！
几天后，厚重的棺材安放在老家的堂屋，最

初还是瞒着父亲，当那天我悄悄告知父亲时，父
亲紧紧攥住我的手，流下两行热泪，我和父亲双
手相握，那一刻我心一阵紧一阵地疼！

这是梦中的画面
记忆里的样子
突然充满了诗意
阳光多明媚呀
屋前的高架上
手工挂面瀑布一般
金光闪闪
之于闯世界的人
或许乡愁就是一碗
老母鸡汤下挂面

关于传说
我不知道中秋究竟有多少个传说，但是自小接触的便是关于嫦娥奔

月的故事。每当仰望无尽天幕中镶嵌的那一轮晶莹剔透的硕大玉盘时，我
总是会不无好奇地揣测一番，只有玉兔做伴的幽幽倩影，如何能够在渺无
人烟的清冷广寒中熬过一段又一段的漫长岁月，亦或，岁月对她而言，早
已失去了意义。

谁愿意拿一世孤独来换取青春永驻，只是有限的生命又如何能够抵
挡长生不老的诱惑?当心中的忐忑不安被诱惑冲淡时，理智就会逐渐失
防，没有意识到任何获取背后都要付出同等的代价，那么就只能留下“碧
海青天夜夜心”的懊悔独自品尝。

皎洁的圆月总是赐予人们无限遐想，不一样的遐想，却拥有着同样的美
好。不管嫦娥奔月的初衷是什么，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每当仰望无尽天幕中镶嵌的那一轮晶莹剔透的硕大玉盘时，我仿佛总是能够
看到一道幽幽倩影，独自倚靠在玉桂下，轻轻抒发着令人回味的叹息。

圆月夜，思乡愁
八月十五，思念犹如野草一般疯狂滋长，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渴

望，燃烧了游子心头最炽热的火把。
天边高高悬起一轮逐渐圆满的明月，然而皎洁的月光，却在那些让人

忽略的角落，折射出绝不圆满的泪与苍凉。
举起半杯酒，饮尽一乡愁，所有苦涩在乡愁的佐料中都将化为甜蜜。
乡愁永远是残缺的，然而，少了这一份残缺，也就无法体会到团聚的

圆满；乡愁永远是虚幻的，然而，少了这一份虚幻，也就无法感受到眼前的
真实。

离家的时候，曾是那么的不顾一切，年少冲动只让人看到五彩缤纷的
花花世界，殊不知，青春在岁月的撞击中极其易碎，等到理解了“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再回首时，青春早已在自己都觉得可笑的年少轻狂
中消磨殆尽。

种子绽放出鲜花，单纯蜕变成复杂，在纷杂多变的经历中，唯一不变
的就是对亲人的思念，对故乡的依恋。

又到一年中秋，又见一轮圆月，远在天涯的游子，是否早已将思念挂
在枝头，迎接来自故乡的月光。

中秋的滋味
中秋节虽然不及过年热闹，却也是我们最重视的几个传统节日之一，

尤其是孩子们格外欢喜，因为又可以尝到香甜可口的月饼了。
农村过节与城里不同，少了一些花哨的客套，多了几分质朴的热闹。
还记得第一次亲手做月饼，是我软磨硬泡才征得了母亲的恩准，却因

为手忙脚乱把月饼硬生生地压成了烧饼，才在母亲“不要来添乱”的念叨
下不得不离开了厨房。回想起这一次人生中的失败，却让我备感温馨，哪
怕日后所有的成功，也无法代替它在我心中的意义。

其实，我对中秋一直都有个定义，只有吃到母亲做的月饼，才算是真
正尝到中秋的滋味。那些包装华丽的所谓“高档”月饼，无论饼馅多么金
贵，无论口感多么香甜，也只不过是一块冷冷的
月饼，哗众取宠的外在根本无法让人吃出丝毫
温情。
长大以后，已经逐渐淡忘了中秋的滋味，不

知多少年没有再吃过母亲做的月饼。
总是听到身旁的人在说，传统距离我们越

来越遥远了，但是我想，会不会是我们距离纯真
的童心越来越遥远了？

诗
与
画

石斛缘石而生，其实也生长在每一
个霍山人的心里。年复一年，花开几
度。梦里，总想去看看石斛花开。

冥冥之中缘分来了，不早不晚，来
得刚刚好，“石斛西施”俊兰姐发来邀
请，我心有喜悦，满口应允。

我们来到挂龙尖山下的龙尖斛基
地，这是俊兰姐夫妇在这里精心经营多
年。雨已驻，云海弥漫，雾气缭绕。在
梦纱一样的白雾轻摇曼舞中，我们终于
看到了梦中的石斛花。她刚刚被一场山
雨濯洗过，轻盈，妙曼，又俏皮生动，
像待字闺中的女子，不谙世事，不染尘
缘，于石水之侧，独自欢喜，浅笑嫣
然。那种清新脱俗、淡雅迷人的花容着
实让人心惊，又心生爱怜。所谓“云想
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情
境，大约如此吧！

那是一大片石林，沟壑，岩石，它
们的岩体上开遍了娇艳的石斛花儿。我
曾看过黄山、天柱山峻峭挺拔的石峰，
也看过云南千奇百怪的石林，独不曾看
过这样长满石斛的石林。这片石林终日
与云相伴，与雾相伴，与亲爱的石斛花
儿相伴，与亲爱的人儿相伴，它是何等
的幸福呀！怎不叫人心生艳羡！

我们不停地拍照，和花儿合影，和云儿合
影，和最美奋斗者合影。眼前，小溪潺潺，流水
淙淙，因刚下过一场大雨，石斛基地边的三
叠瀑布此时水量大增，如白练般轻盈飘逸，
飞流直下。左右山涧两边岩石和沟坎中的石
斛在涧水的滋润下青翠动人。小桥流水，竹
林深深，云来雾去。原来石斛就生长于这样
的仙境中，称为“仙草”也真是名副其实。

汉末《名医别录》中有记载：“石
斛，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此时
的龙尖斛不正完美呈现这一场景吗？正
是秉承挂龙尖山之灵气，云雾水气之润
泽，溪边片麻岩之精微，才孕育出龙尖
斛的独特风格吧。

历史上，霍山石斛曾几度难寻。这珍
贵的植物“大熊猫”，怎能让它灭绝？一定
要让它在霍山的沟壑岩壁上重新焕发新
姿！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为了

找到一处原生态石斛的最佳归宿，他们夫
妇数年来不辞辛劳，寻寻觅觅，在艰苦跋
涉中，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踏破铁鞋
无觅处，终于在老家挂龙尖的大山深处，
找到了这样一片最适合石斛生长的神秘
之境。这里海拔847 . 4米，峡谷总长约三
千米，拥有大小瀑布约18处，山峰林立，
云雾缥缈，沟壑纵横，流水淙淙，真正还原
了霍山石斛“采天地之灵气，汲日月之精
华”的生长环境。

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怎
样才能让娇贵的石斛种苗在野生的环境
中自然成长？他们更是伤透了脑筋，做足
了功课。经过无数次试验，反复试错，反复
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找到了
更适合石斛野外生长的方式，一年大棚育
苗，二年林下仿野生，三年后再移植于野
外原生态种植。多年的经验积累，终于在

2016年把霍山石斛成功种植于海拔近千
米的龙尖基地的悬崖峭壁上。至此，龙尖
斛实现了在山谷、水傍、石上的原生态生
长环境中成长的梦想。同时，因为龙尖斛
原生态基地常年有挂龙尖云雾的滋润，这
独特且难觅的环境更造就了龙尖斛与众
不同的品质。

云雾还在缭绕，探索无有止境。天
空一片祥和，环境如此美丽。

无论是透过俊兰姐的朋友圈，还是
此刻的现场，我总能看到那对忙碌的身
影，跋涉在山间，出没在云雾里。他们
与山为伴，与云为伴，与日月星辰为
伴，与生命中的“仙草”为伴，他们是
移动着的石斛，他们才是石斛的魂儿，
是这片秘境的精灵，是盛开在悬崖峭壁
上的石斛花。
作者系小南岳文学社第六届成员

云 雾 弥 漫 龙 尖 斛
俞 亮

每次回乡下，我都要去看看母校。
说是母校，其实早已“人是物非”。当

年的和平畈小学已被并村后的石羊河村
委会取代；学校在早些年前就已迁址新
建，校名也随之改成了石羊河小学。

记忆中的和平畈小学是一座建在山
坎下大路旁边一处高墩之上的古庙。
小学毕业那年正赶上“春改秋”，所

有学段延长半年，这样，我在和平畈小学
一共上了五年半。

那年秋学期，推荐升学于画上了句
号，我以几乎满分的成绩考上了石羊河
初中。说是初中，其实是一所“戴帽子”学
校。所谓“戴帽子”，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
增设初中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个帽子，
所以人们都习惯地这样叫它。

为了解决校舍不足的问题，学校租
用了附近几家居民空闲的住房用来办
公，然后又在靠河沿一片较为空旷的沙
地上盖起了几间用篱笆做墙壁，用毛竹
搭起来做屋顶的茅草房——— 这就是我们
的教室——— 虫鸟乱飞是常态，冬冷夏热
是自然。课堂上，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
谈，吐沫飞溅，麻雀们在头顶上叽叽喳
喳，叫个不停。几许回忆，几许伤感，现在
想起来，觉得既有趣，又可笑。

“茅草棚里出秀才。”这是我在石羊
河初中上学时听到的最多也最鼓舞人心
令人振奋的话！

那时，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茅草棚
里的秀才”，可是好景不长，送走第一届
也是唯一一届毕业生后，石羊河初中这
顶“帽子”就被摘掉了——— 学校被撤并到
大化坪中学。

这是一所县属完全中学，当时高中
部也只剩最后一届了。独立完整的校园、
排列齐整的瓦房、宽敞明亮的教室深深
地吸引着我，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
棵大松树，高大粗壮的树干至少要两人
合抱，向四周散开的虬枝一半伸到了围
墙外边，一半贴近于教室屋檐，半隐半露
的树根盘结起伏交叉凸凹，那里可是同
学们课间娱乐的最好去处，特别是每天
傍晚，我都要依偎在大树身旁，听完大喇
叭里传来的“评书”后才回教室上自习。
一时间，“大松树”成了大化坪中学的标
志，也是学校的象征。

1981年中考，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
霍山师范学校，成为村里第一个跳出“农

门”的人。师范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
怀想的岁月。那时，学校没有教学楼，只
有几间平房教室；没有住宿楼，只有几排
低矮昏暗的茅草棚。老师和同学们在这
样艰苦的环境中勤奋地工作，努力地学
习，艰辛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快乐地成
长，每个师范生身上都锻造出了朴实、勤
奋和积极、本分的良好品质。

1984年，我师范毕业被分派到舞旗
河初中任教。五年后的1989年，通过成人
高考，我进入合肥教育学院，成为一个名
副其实的“大”学生。

合肥教育学院位于合肥市包河公园
附近非常繁华的宁国路，校园面积不是
太大，大门楼也算不上气派，但那幢高高
矗立在笔直宽广的人行大道旁近20层的
教学大楼却十分亮眼，当时在合肥高校
中可能都是数一数二的。

2002年，合肥教育学院与合肥联合
大学、合肥师范学校一起合并成立了合
肥学院。2023年，合肥学院正式更名为合
肥大学。
两年的教院学习转眼结束，毕业后，

我被安排到大化坪区教育组做教研员，
撤区并乡后来到大化坪镇教育办公室，
开启了长达10年的“不务正业”。

2001年秋学期，我有幸回到已经改
制为霍山县高级职业中学的“老师范”工
作，有机会与“母校”重温过往，再续前
缘。

2015年11月，更名后的“霍山职业学
校”从迎驾厂整体搬迁至高桥湾新校区。

历经20多年的接续奋斗，学校从“省
重”到“国重”，从“省特色”到“国示范”，
从“职业高中”到“职业中专”，办学条件
全面改善，办学内涵大幅提升，办学层次
逐年提高。
是的，和故乡一样，母校是我梦想开

始的地方！那里，有我快乐成长的足迹；
那里，有我美好青春的记忆；那里，有我
幸福怀抱的温暖……

无论是易地新建，还是改名换姓；不管
是资源整合，还是规
格提升——— 我的小
学、我的初中，我的师
范、我的教院——— 时
光不老，容颜不变！
作者系小南岳

文学社第七届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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